
编者按：在刚刚过去的第 8 个国际社工日（3 月 18 日），
民政部首次在全国开展了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推出的
国际社工日专题对当下社会工作在养老机构、医院、学校、企
业、社区等不同区域服务困境人群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在
为社会工作大发展欢欣鼓舞的同时， 我们也发现社工领域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问题，缺乏专业性、资源为导向、定位模糊、脱
离社区等问题亟需纠正。

老话说“不当家不知柴米
贵”，北京市海淀睿搏社会工作事
务所的主任范燕宁给记者算了一
笔账： 社工事务所每承接一个项
目就要给政府交 5.6%的税， 同时
账面资金如果有剩余就要按照企
业标准缴纳所得税 25%左右。

“海淀睿搏事务所， 目前有
60 名员工，注册资金是 3 万元，
银行规定我一个月单位银行结
算账户的支出不能超过 20 万
元， 总经费不能超过 100 万元。
政府的钱如果压了很久把钱一
次给我，我又不能一下子把之前
欠社工的工资发出去，那么剩了
就要扣钱。工资还没开就少了很

多。”范燕宁算着账很心疼，一年
缴纳 20 余万元的税， 这些钱能
够支持三四个社工了。

海淀睿搏很早就被评为 4A
级社工事务所，但由于没有正式
的文件，始终没能实现免税资格
的认定。

这一点李涛也有认同，因为
各地税务部门对于社工事务所
的民非身份能否免税存在不同
看法，所以大多数地区社工事务
所依然没有实现免税。 基于此，
社工机构更应该盘算着过日子。

“最重要的是建立起多元化
的资金渠道，除了政府购买服务
的项目外，还要包括企业、基金

会等， 让资金的来源尽量多元，
资金链尽量安全。第二是建立起
一套完善的中长期的规划，不仅
仅是每一年的短期规划，看清现
在做的事情和未来的关联性，进
而控制风险。 ”李涛告诉记者。

“当然我们也看到中央在购
买服务时政策的向前推进，比如今
年的资金使用中就允许有 8%的行
政成本，这是去年没有的。 但到底
这个管理成本是多少？ 能否根据
不同的项目进行不同的配比，而
不是死的一个数字？ ”李涛说。

运营成本、税收减免等对社
工机构来说，还是一个有待解决
的问题。

� � 在李涛看来，随着政府购买
服务力度加大， 投入越来越多，
社会需求也在增加，目前社工机
构的建设进入到了一个大跃进
阶段，数量激增，这就可能会带
来很多资源导向的社工机构诞
生，而不是专业为导向。

一类，是看到这里有资源和
需求，就以为有利可图，不管怎
样把形式建起来，“在他们眼中
成立社工机构跟开个饭馆、办个
公司没什么两样，把项目中的行
政经费误认为是纯利润，这也就
是南方一些社工机构出现的社
工没有五险一金、机构为了赚钱
承接各种项目的原因。 ”

另一类，是建立看本身的专
业性不强， 导致机构挂牌式成

立，但缺少核心竞争力，建立者
对机构的定位、 未来规划没有想
好，盲目跟风，缺乏对社工事业的
使命感和认同感。“这种形式上的
成立，不光社工在里面很迷茫，整
个机构都很迷茫。 ”李涛说。

“最后一类情况， 是最可怕
的。”李涛直言，就是一些地方政
府或群团组织自己动手办社工
事务所。“曾经社会组织备受公
众质疑和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
官办社会组织的存在，后来慢慢
好转，中央提出政社分开，现在
又有倒退趋势。 ”

李涛认为，这种“把资源左
手拿出来交给右手”的行为无疑
是扰乱了社工机构的发展秩序
和前景。“一些地方不想把钱拿

出来给社会组织，或者总觉得社
会组织做出来的不是他们的成
绩，但迫于形势压力，怎么办呢，
那不妨自己办一个组织。这违背
了社会组织自下而上、有自己的
使命和专业等原则。 ”

对此，李涛提出了几点自己
的看法，希望政府购买服务的体
系应该通过公开公示等方式做
到最大化透明，还要建立起接受
投诉和质疑的机制， 接受监督，
如果有机构或公众提出质疑，要
给他们一个畅通的渠道。 另外，
就是严格划分出政府与社会组
织的界限， 坚决杜绝政府部门、
群团组织自己变相去办社工机
构这种行为，否则会扰乱正常的
社工机构市场形成和良性发展。

� � 在 1 月举办的“第六届中国
公益新闻年会”上，北京师范大
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
曾直言公益领域的三大硬伤，其
中第一个硬伤，就是慈善还没深
入到社区。“我常常感慨，我们的
慈善是大灾慈善，不是日常生活
的慈善。 在欧美发达国家，近
80%的公益慈善行为差不多发生
在社区、落实在社区，我们这方
面还太少太少。 ”

这一句，也道出了社会工作
可能走向的误区———眼高手低，
脱离社区。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社工专
业应届毕业生郭昊，毕业后加入
了自主创业的浪潮中，申请成立
了北京市西城区“悦群”社会工作
事务所，落户月坛街道。“悦群”扎
根街道和社区开展驻校、助老、助

残等各种服务，并在社区为失独
家庭、流动人口的人群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 街道看到了机构的
价值，主动拿出场地等进行支持。

“街道办和区政府方面，真
正看到了你的服务并且感受到
了价值，认为你能为他们解决实
际问题，而这些是他们做不了的，
他们就会接受你、支持你，双方变
成很好的合作伙伴。 ”郭昊说道。

而上海地区由于街道购买
服务的力度和决心大，社区型的
社工事务所和公益组织得到了
大力发展，每个街道都会拿出相
应的实际支持， 包括办公场地、
设施和经费。

“社工最后一定要落脚于社
区和家庭， 这是问题产生的地
方，也是最能发挥社工作用和价
值的地方。 ”郭昊如是说。

■ 本报记者 闫冰警惕社会工作的五大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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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岁末，深圳一名女社
工黎燕虹猝死的消息传出。 一个
生命的结束令人惋惜，原因也引
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个说法是其
在就诊时被告知，社保卡因欠缴
一个月的费用不能在此处使用，
所以延误了治疗，导致猝死。 另
一个说法，是她加班过度导致过
劳死。 不管是何原因，个体社工
的困境无疑折射出社会工作发
展进程中存在着的诸种问题。

一方面是社会矛盾导致问
题事件频出， 呼唤社工的介入；

另一方面，社工自身心理和生存
条件的困境日益明显：心理压力
无法纾解 、劳动强度大 、得不到
价值认同、薪酬待遇依然处于社
会中下水平等等。 与此同时，社
工机构作为社工的大本营，缺乏
专业性、资源为导向、定位模糊、
脱离社区等发展误区亟需纠正。

潜在问题和误区存在， 不但
导致社会工作整体前进方向出现
偏差，也令社工群体不堪重负。 如
果得不到正视， 再强大的骆驼也
随时可能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倒。

� � 社会工作者因其大多服务
于社会的弱势群体、 边缘群体，
常常要面对突出的矛盾和困境，
就不可避免地在帮助他人同时，
自己的心里也积压了尘埃和负
能量，每隔一段时间也需要一次

“大扫除”，否则社工有可能变为
需要帮助的问题群体，那么清扫
工作谁能胜任？

“社工督导是由一些有经验
的、资深的社工来进行，他们会
凭借自己的经验给一线社工情
感和专业技术的支持，使社工走
出挫败、无奈和倦怠，并不断补
充新的知识和理念。 ”北京市协
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
涛告诉记者。

他介绍，督导机制是整个社
会工作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虽然我们在社工人才教育
方面启动得很早，但现在仍处在
社会工作人才建设的基础阶段，

后面的督导体系和行政体系依
然相当薄弱。一般成熟的社工机
构至少应该有一名督导，通常一
名督导支持五到十名社工，以往
的情况是深圳、广东等地会从香
港请来专业的督导，国内督导人
才目前严重不足。

3月 18日，民政部在 2014国
际社工日主题宣传活动上， 宣布
将选拔首批全国社会工作领军人
才。 在李涛看来，“社会工作者领
军人才计划”释放出积极的信号，
也将可能带来社工支持体系的构
建。“我理解的就是首先培养具有
督导能力的社工人才， 第二是鼓
励有支持性、 引领性的专业社工
机构发展， 只有有了人才和组织
的引领， 才能构成比较完善的为
一线社工服务的支持体系， 否则
靠一线社工在前面单打独斗是不
行的，早晚会支撑不下去的，是无
法持久性地为社会服务的。 ”

■问题一：社工的心理问题谁来关心？

■问题二：是否扎根社区，关系服务价值？

“南京幼童被饿死家中”、
“女童遭遇性侵”、“重庆 10 岁女
孩电梯内摔打男婴”以及“昆明
301 暴力恐袭”等一系列社会事
件出现后，公众总会将目光投向
社工，希望他们能为社会的黑暗
角落带去光明。这样的期许同样
伴随着压力，一位网友说：“社工
不是万能的。 ”

而前不久发生的“重庆 10岁

女孩电梯内摔打男婴” 的新闻，也
引起了郭昊和同事们的重视。郭昊
说，事件发生后也有人说社工能不
能做些什么，如果孩子所在的学校
和社区同时有社工的话，可能就会
发现孩子的异常，提早介入比发生
后再去补救效果要好。

郭昊坦言，以驻校社工为例，
是一种陪伴式存在， 为了发现青
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再去他们的原生家庭进行介入干
预， 包括现在社工机构比较重视
的外来务工子女的社会融合问
题， 也是为了解决他们遇到的困
难，避免孩子的成长问题。

“社工并不是等到问题出现
了才被想起，而是为了避免问题
的出现一直存在的， 但这样，他
们的价值和作用就往往被忽略
掉了。 ”郭昊如是说。

■问题三：社工是救命药？

■问题四：谁来承接政府购买服务资金

■问题五：税收难题如何破解？

� � 据长沙
市民政局的
统 计 ， 到
2015 年 长
沙至少需要
1.3 万 名 专
业 社 工 ，但
目前不仅不
够 ， 而且流
动 性 十 分
大 。 图为前
不久长沙社
工和失独老
人一起包饺
子 ， 让老人
感受亲情。


